
 

 

通往全球权力架构的重组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 

 

编者按：近日,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发表文章指出，在全球权力再分配

和中东的暴力性政治觉醒面前，美国必须领导全球权力架构的重组。他主张，美

国只有组建一个包含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盟，才能有效应对中东的冲突。他还警告，

当前发生在中东的暴力性政治觉醒可能蔓延到亚、非、拉等广大的非西方世界，

以致破坏全球秩序。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远见值得参考，特予以摘译推荐。 

 

在全球政治权力再分配和发生在中东的暴力性政治觉醒中，有五个基本事实

正昭示着新的全球重组（global realignment）的到来。 

第一个事实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实体。

但是由于地区平衡中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化，美国不再是全球范围内至高无上的大

国。其它任何大国也不是。 

第二个事实是，俄罗斯正在经历其帝国退化过程中最新的阵痛阶段。在这个

痛苦的过程中，如果俄罗斯行事明智，最终未必不会成为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欧

洲民族国家。然而，目前它正无意义地疏远一些位于其以往广大疆域西南伊斯兰

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更不用说波罗的

海三国。 

                                                              
1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ezinski）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顾问，1977

至 1981 年间任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本文英文原文载于《美国利益》杂志网站：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6/04/17/toward‐a‐global‐real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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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事实是，中国正在稳步崛起——即使近来步伐放缓——最终将与美国

实力相当，并成为其可能的竞争对手。就目前来看，中国正谨慎行事，以避免对

美国构成直接挑战。在军事上，中国似乎正寻求在新一代武器上取得突破，同时

耐心地提升其仍旧非常有限的海军力量。 

第四个事实是，欧洲现在不是也不太可能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力量。但是它可

以在应对那些关涉全球福祉甚至人类生存的跨国威胁方面，起到建设性的领导作

用。在中东，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与美国的核心利益保持一致，并支持美国。欧

洲在北约内部的坚定立场对最终建设性地解决俄罗斯乌克兰危机至关重要。 

第五个事实是，目前发生在后殖民时期穆斯林中的暴力性政治觉醒，在某种

程度上是主要由欧洲列强不时施加的残暴镇压所引发的滞后性反应。它融合了一

种迟来但被深刻感受到的不公，和一种将大量穆斯林团结起来抵抗外部世界的宗

教动机。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内部有着与西方无关的、历史性的教派分歧，最

近这些历史积怨的涌现也制造了分裂。 

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里看，这五个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必须在全球权力架构

的重组中发挥领导作用，使得在穆斯林世界内部爆发和偶尔投射到穆斯林世界之

外、以及将来可能发生在过去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能够在不

破坏全球秩序的前提下得到控制。我们可以通过对前述五个事实进行简要阐释，

来描绘这一新的架构。 

首先，美国只有组建一个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盟，才能有效

应对目前的中东暴力冲突。为了使这个联盟成型，俄罗斯必须首先放弃单边使用

武力对抗邻国的做法，尤其是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中国也必须

矫正以下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在面对升级的中东危机时采用自私的消极态度，将

会对它在政治、经济方面实现在全球舞台上的抱负有益。这些目光短浅的政策冲

动需要被引导到一个更有远见的视野中去。 

第二，俄罗斯正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发展

意义重大，却往往被忽视。沙皇俄国有着多民族的、在政治上顺从的人口，它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到了尽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而代之，其权力实

际上掌握在俄罗斯手中。1991 年底苏联的解体导致一个由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

的国家突然出现，还导致前苏联非俄罗斯的“共和国”正式转变成独立国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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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正在巩固它们的独立地位，而西方和中国正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利用这

个对俄罗斯不利的新现实。与此同时，俄罗斯自身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成为一个

作为统一欧洲一部分的、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民族国家。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对俄

罗斯抵御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领土-人口压力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实力

的增长，中国越来越想要消除那些过去由莫斯科强加给北京的“不平等”条约的

后果。 

第三，中国要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需要持久的耐力，还需要认识到政治上的

求快会导致社会的虚耗。近期对中国而言最好的政治前景，是在遏制从中东向外

（包括向东北方向）传播的全球性混乱方面成为美国的主要合作伙伴。如果这种

混乱没能得到控制，它将蔓延到俄罗斯的南部与东部领土，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

寻求与中亚新兴共和国、西南亚前英属穆斯林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尤其是

与伊朗（鉴于其战略价值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是中国区域性

地缘政治延伸的天然目标。但它们也应当成为中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的目标。 

第四，只要地方武装组织认为，它们能在选择性地煽动极端暴力的同时成为

领土重组的受益者，中东就不会回到尚可的稳定状态。它们的野蛮行为只能通过

越来越有效、但也是选择性的压力来控制，这种压力将以美俄中的合作为基础，

反过来也会促使这一地区更成熟的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在使用

武力方面更负责任，后者也应该成为更有选择性的欧洲援助的接受者。在正常情

况下，沙特阿拉伯会是这一名单上的重要成员，但是沙特政府目前仍倾向于扶植

瓦哈比派狂热极端势力，即使政府投入到雄心勃勃的国内现代化事业中，这还是

会使人们对于沙特能否在地区范围内起到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产生严重怀疑。 

第五，对于非西方世界近期在政治上觉醒的大众，应当予以特别关注。长期

遭到压迫的政治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这场由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驱动的、

突如其来且极具爆发性的觉醒。但在今天的中东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只是一个更

广泛现象的开端，这一现象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发生在非洲、亚洲甚至西半球前殖

民地的人民中间。 

在约两个世纪中，殖民地人民遭受大屠杀的规模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所犯下的罪行相比拟：差不多涉及数以十万计、甚至数百万计的受害者。他

们在政治上的自我声张被滞后的愤怒与悲伤所强化，成为一种正在浮出水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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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复仇的强大力量。它不仅仅在中东穆斯林世界内部，还很有可能在其它地区

存在。 

许多数据尚不能确定，但从总体上来看令人震惊。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

在 16 世纪，西班牙探险者带来的疾病使位于今天墨西哥一带的阿兹特克帝国的

人口从 2500 万锐减到约 100 万。类似地，在北美，据估计有 90%的土著人口在

与欧洲定居者发生接触的头五年内死亡，主要也是由于疾病。在 19 世纪，大量

的战争和强制性移民又使 10 万人丧生。作为对 1857 年印度民族起义的报复，英

国人涉嫌在 1857 到 1867 年间杀死近 100 万印度平民。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印度

农业种植鸦片，随后强制销往中国，导致几百万人过早死亡，这还不包括第一次

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接造成的中国人口伤亡数。在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个人财产的刚果，1000 万到 1500 万人在 1890 至 1910 年间被杀害。在越南，最

新估计表明，在 1955 到 1975 年间有 100 到 300 万平民遇难。 

就穆斯林世界而言，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1864 年到 1867 年间有 90%的当

地切尔克斯人口被强制迁移，有 30 到 150 万人饿死或遭到杀害。在 1916 到 1918

年间，30 万土耳其穆斯林被沙俄政府强迫从中亚翻山越岭进入中国，其中数以

万计遭到杀害。在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者在 1835 到 1840 年间杀害了估计有

30 万的平民。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 1830 到 1845 年的 15 年内战以及法国殖民

者的暴行、饥荒和疾病后，有 150 万人失去生命，这一数字接近其人口的一半。

在它的邻国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把昔兰尼加人赶进集中营，估计有 8 万到 50

万人在 1927 到 1934 年间死亡。 

就最近来看，在 1979 到 1989 年间，苏联在阿富汗杀死了估计有 100 万的平

民。20 年后，美国在它发动的历时 15 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杀害了 2 万 6 千平民。

在伊拉克，过去的 13 年间有 16 万 5 千平民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下丧生。（由欧洲

殖民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导致的死亡人数的

差异，可能部分地是因为科技进步使武力的使用变得更加精准化，同时也因为世

界上对道义规范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这么快地忘记了这些暴行，和这

些暴行本身的规模一样令人震惊。 

在当今的后殖民世界，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正在浮现。针对西方及其在穆斯林

国家和其它地区留下的殖民遗产的深刻怨恨，使得被剥夺感和自尊心受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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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当性。塞内加尔诗人大卫·迪奥普的诗歌《秃鹰》，鲜明地表现了殖民地

人民的经历和他们的态度： 

 

那时， 

当文明践踏我们的面庞 

那些秃鹰在它们魔爪的阴影下建造 

沾满了鲜血的托管纪念碑…… 

 

这些记忆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及以外地区越来越多地被唤起，显示过往对现在

仍产生着影响。但这当然无法为今天发生在中东的暴力行为作辩解。 

鉴于这一切，对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其他相关的中东实体而言，一条漫长

且痛苦的、通向有限的区域和解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对美国来说，需要耐

心与毅力来与一些新型伙伴（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并与那些建

立已久、扎根于历史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在

它的外交政策不再支持瓦哈比极端势力的前提下）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更广泛的

地区稳定结构。我们那些曾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盟友，仍然能在其中

有所助益。 

孤立主义者所支持的美国全面撤出穆斯林世界的方案，将导致新的战争（例

如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战争，或埃及对利比亚的干预），

并且会给美国维持全球稳定的角色带来更深刻的信心危机。俄罗斯和中国可能通

过不同但极为出乎意料的方式，成为这种发展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受益者，而全

球秩序本身则成为更直接的地缘政治牺牲品。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分裂的、充满恐惧的欧洲将目睹其成员在更强大的三国中寻求保护者，并在

可供选择但各自独立的安排中相互竞争。 

必须以长远的眼光耐心地引导一项具有建设性的美国政策。这一政策必须促

使俄罗斯逐渐认识到（可能是在后普京时代）其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的唯一位置，最终是在欧洲范围内的。中国在中东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应当

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在应对中东危机中正在发展的中美合作关系对于他们塑造

并共同增进更广泛的全球稳定的能力，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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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这一建设性视角的方案，尤其是寻求一条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施

加影响的出路，只能导致旷日持久且自我毁灭的徒劳。对于美国来说，这会引起

持续的冲突、疲劳，甚至意志消沉地退回到 20 世纪以前的孤立主义。对于俄罗

斯来说，这意味着重大的失败，使其更可能从属于中国的支配地位。对于中国来

说，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会与美国，还可能单独或同时与日本和印度发生战争。并

且无论如何，中东那些自以为是的、充满狂热情绪的、旷日持久的种族和类宗教

战争，会在这一地区内外产生不断升级的流血事件和随处可见的残暴行径。 

美国同时作为最富有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具有决定

意义的全球现实。在 20 世纪后半期，甚至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接近。 

但是，这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虽然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匹敌美国的

经济金融优势，但新型武器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赋予一些国家与美国针锋相对地

诉诸自杀性行动、甚至战胜美国的手段。在不深入推测细节的前提下，如果某一

国家突然获得使美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能力，那将宣告美国全球性角色的终结。

其结果最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动乱。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政策，确保

在两个对美国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个要在寻求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全球

稳定中成为美国的伙伴，从而遏制那个最难以预计、但最有可能过度扩张的国家。

目前，最有可能过度扩张的国家是俄罗斯，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中国。 

由于下一个二十年很可能成为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更传统和常见的政治结盟

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反应。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中，由于环境挑战

的集中爆发，人类必须越来越多地专注于生存问题本身。这些挑战只有在一套强

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才能得到负责和有效的处理。这种国际协调必须建立在战略

性视野上，即认识到全球亟需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结构。 

 

（沈丽颖摘译、归泳涛校） 


